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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你孤独又怕孤独，你自由又怕自由。你连站起来的勇气都没有，还怪有锁链锁住了你。
这世界上没有谁是谁的，从今往后你就是你自己的。
一眼世事，一眼分明。你参透了什么冷冰禅？你悟透了什么法无情？你可还能拿动你的
棍子，与我一起，把这个世界打扫个干干净净？
放弃与等待同样坚强，软弱与张狂同样哀伤。在阳光照耀着的贫瘠的荒芜里，蜷缩着舔
着伤口。胆怯地寻找，继续争斗的理由。信仰与孤独有关，自由与彷徨有关。

世界并不是童话，现实总是狞笑着狠狠地撕碎希望。那么，你还要追求自由吗？还要找
回对抗世界的勇气吗？我要自由，哪怕是自由地死！我不信满天神佛，只信自己，我要
找回自由的种子，做自己的王。

 

内容简介

罗布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熊猫，它与丛林里的其他动物都不同。它不信任何神，不群居，
不盲从，它抢别人的食物、地盘，它是恶劣的匪徒；但是当丛林遇到危险时，只有它愿
意挺身而出去战斗，哪怕遍体鳞伤绝不认输，它又是勇敢的英雄。
从前，所有动物都是勇敢的，自由的，它们想追逐风，想上天入地，想无所不能。然而
，世界丢了一颗自由的种子，于是它们成了奴才和信徒，失去了“我”，无条件听“王
”的话，哪怕去送死。直到有一天，罗布来到丛林，它告诉别的动物，你是自己的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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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示全部信息

前 言

楔子一

 “我是个自由的孩子，我要咬断束缚我的锁链，我要追着风去奔跑，我要在晨露中踏
过青草，翻过山与溪流，我一定会找到，那最甜美的蜂窝⋯⋯妈妈你不要再管我。”一
只年轻的小马熊唱着它的歌儿，笨拙地从一个山丘上滚下来。
 “咳咳⋯⋯少年人你停一停。”突然有个声音说。
 “嗐，谁在叫我？”小马熊东张西望地看。
 “咳咳⋯⋯是我。”
 “是谁？谁在说话？”这个刚刚从母亲身边逃走寻找自由的年轻人有些害怕了。
 “是我⋯⋯” 楔子一
 “我是个自由的孩子，我要咬断束缚我的锁链，我要追着风去奔跑，我要在晨露中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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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青草，翻过山与溪流，我一定会找到，那最甜美的蜂窝⋯⋯妈妈你不要再管我。”一
只年轻的小马熊唱着它的歌儿，笨拙地从一个山丘上滚下来。
 “咳咳⋯⋯少年人你停一停。”突然有个声音说。
 “嗐，谁在叫我？”小马熊东张西望地看。  “咳咳⋯⋯是我。”
 “是谁？谁在说话？”这个刚刚从母亲身边逃走寻找自由的年轻人有些害怕了。
 “是我⋯⋯”  “啊？是我的屁股在说话？”它把脑袋钻到胯下看着自己的屁股。
 “放屁！屁股怎么会说话？”那个声音生气地骂。
 “啊！”那小马熊找到了跟它说话的人，在它的屁股底下的泥土里有一颗头，“是颗
头？” “嗐，没错，是我。”  “那你是谁？”
“我是谁？我是谁？”那颗头晃了晃，脑袋上的苍苍白发沾满了泥土污垢，它眼神浑浊
地看着天空，沉默着，“我想不起来了，我是谁我忘了。”
 “你怎么会不知道自己是谁呢？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。比如说我，我叫阿普。”
 “那么阿普，你要到哪里去呢？”  “我要去山的那边，还有山的那边的那边⋯⋯”
 “山的那边还是山，山的那边的那边也还是山，跟这里一样，你为什么要去？”
 “因为我没去过啊。”  “还有呢？”
 “还有？没有了。我就是想看看这个世界原本是什么样子的啊。”阿普说。
 “这个世界？原本是什么样子的？”那颗头说，“嗐，这个世界原本可不是这个样子
的。”
 “嘁，你不去你怎么能知道呢？你只是一颗头，你又不能动，你怎么知道山那边是什
么？你连手跟脚都没有。” 
“我有手啊，也有脚啊。”那颗头笑着说，“不信你挖挖看。”   于是，阿普从清晨
一直挖到夜晚，它从泥土里挖到了白骨跟锁链。那是一根什么样的锁链啊，把那样粗的
一个身躯满满地捆住，每一道都勒进它的骨头。月亮照在上面，又白又臭。从夜晚挖到
天明，阿普爬出了它挖的大坑。  “不挖了不挖了，你怎么这么大？”阿普躺在地上摸
着肚子，“好饿。”然后它变戏法一般地从一边的大树上掏下来一个鸟窝，里面窝着几
枚白生生的鸟蛋，它丢了一枚在嘴里。  “咳咳，那个⋯⋯”那颗脑袋，不不不，那个
巨兽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“你在吃什么？” 
“蛋！”阿普立刻警惕地护住了自己的鸟窝。  “能不能⋯⋯”  
“不能！”阿普坚决地摇头。  “如果你给我一枚，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，我可以告
诉你以前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阿普想了想，终于还是极不情愿地挑了一枚最小的丢到它的嘴巴里。  “哦，这是贝母
鸡的蛋。”那颗头满意地闭上眼睛，小心翼翼地用舌头舔着在牙缝里少得可怜的蛋液—
—那样小的一枚蛋，“上次我吃到的时候，还是一千年前⋯⋯” 
“你冒啥子皮皮哦？一千年？牛皮都摆到天上去咯。”  “一千年，一千年⋯⋯”那颗
头没有理那只不相信的小马熊，开始自顾地呢喃，那样的呢喃，呻吟沧桑得像是来自于
透过千年岁月一头老牛的哞叫。

楔子二   我是一个妖。   “啥子？”    我是一个妖啊。   “妖是啥子？”    妖
是⋯⋯啥子？妖是山林里的精灵，是不屈的生命，是上天入海腾云驾雾的我们，是永生
自由的我们啊。你不知道吗？你的妈妈没跟你讲过？以前有七个妖王七个大圣⋯⋯  “
又冒皮皮。你看看你被捆得像是一个瓜比一样，埋在这个坟堆堆里，还啥子自由哦?妖是
啥子？格老子的你莫要看我是娃娃就骗我，啥子妖王吗？啥子大圣吗？我看你的瓜样子



明明就是像是一头牛嘛。” 
你不知道妖吗？是了是了，这世界上的妖，都被锁起来埋起来了，还有谁会知道妖呢？
“你长得这么大，我觉得力气也应该不小吧？谁能把你锁起来啊？”  神啊。
 “神是谁？”   神？啊哈哈，就是一群不要脸的东西。它们让世人信仰它们，它们却
都是最不该信的东西。它们给这世界披上安宁的衣裳，却从来掩饰不住丑陋。世间的万
物生灵都变成了它们的奴才，谎言变成了神谕，它们索取着香火，却从不真的慈悲。  
早晚有一天，早晚有一天⋯⋯它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眼睛里开始冒出火焰，它开始愤怒
，那些锁链嘎嘎响着笑着往它的肉里钻，阿普听到了骨头断掉的声音，嘭嘭嘭，那些像
是闷雷一般的声响，让年轻的小马熊心里也嘭嘭地响。
我也有一个儿子。我最后一次见它的时候，它也有你这般的高⋯⋯
 “那它呢？现在呢？”   它在天上⋯⋯那妖怪又开始呜呜呜地哭，泪珠有拳头那么大
个儿，吧嗒吧嗒地往下落，砸得地上的尘土噗噗噗地飞。 
“喂喂喂⋯⋯大个子。讲故事就讲故事，你莫要哭吗？” 
它快回来了，到时候这世界便会不一样了。  “谁快回来了？”    谁？谁？我说的是
谁？我忘记了它是谁。它是天地间的禁忌，神也怕它，妖也怕它，只是我忘了它的名字
。年轻人，你叫阿普么？  “是的，我叫阿普。”  
那么阿普，请你如果有一天遇见它，就跟它说，它的棍子丢在这山的那边了。 
“谁啊？” 
它，等你见到它，你就会知道是它来了。阿普，你看到那边那棵树了吗？   阿普踮起
脚尖看，山的后面有一棵树，上面爬满了扶芳藤与紫色的蔷薇，却无枝无丫，只是笔挺
挺地站在那里，悄无声息，状如朽木，顶天立地。  “那是什么？”  
到时候你便知道了。  “那世界会变成什么样？”    变成什么样？  
世界会变成它原来的样子。 
是不屈的生命，是上天入海腾云驾雾的我们，是永生自由的我们⋯⋯
显示全部信息

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第一章走啊，走啊，彩霞边上那是谁
1

耿格罗布躺在一个粗树杈上，让透过林间的阳光晒着它的肚皮，嘴巴里嘎吱嘎吱地嚼着
一块青竹片。
  “站住。”它懒洋洋地翻了一个身，噗地吐掉嘴巴里的竹渣。从旁边树上经过的一只
猴子被它吓得一抖，想跑没敢跑，停下来。
“啥子事？罗布？” 猴子问。
“过来。”耿格罗布翻了个身，把一只胳膊垫在脑后，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，朝猴子伸
出了它的另一只爪子。树杈虽然粗实，但也被它压得颤巍巍地晃着。
  猴子心里大叫倒霉，有些不舍地捏了捏手里的果子，怎么还是遇到这个恶棍了？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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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拿来。”这个黑眼圈的恶棍懒洋洋地嚼着竹片儿，有些乏味地打了个哈欠。
  “罗布，我⋯⋯”猴子心虚地告着饶。
  “拿来。”耿格罗布亮出一根尖锐的指甲剔了剔塞在牙缝里的竹纤维，竹纤维把它的
牙齿磨得寒光四射。
猴子叹了一口气，把手里的果子送了过去。耿格罗布捡了一个，咔嚓咬了一口，却又把
脑袋耷拉下来，叹了一口气，歪着脑袋盯着猴子，猴子被它盯得屁股一阵发凉。
“你给我翻个跟头看。”耿格罗布叹着气说。
“锤子！”猴子不敢骂出来，撅着屁股翻了一个跟头。
“嗯⋯⋯”耿格罗布用胳膊支起脑袋，斜眼看着它，像是不满意。猴子赶紧又翻了一个
，然后用尾巴倒吊在树枝上观察着这个恶棍痞子的表情，它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？
“唉⋯⋯”耿格罗布看了吊在树枝上的猴子一眼，又把身子躺回去，朝猴子摆了摆手。
“仙人板板的，咋个回事？”猴子有点不太相信这座山上最出名的黑眼圈恶棍就这么轻
易地放过了自己。
 
猴
子的
果子很甜
，甜得腻口，耿格
罗布并不喜欢吃，所以它咬了一口，便吃不下了。第一章走啊，走啊，彩霞边上那是谁1
 
耿格罗布躺在一个粗树杈上，让透过林间的阳光晒着它的肚皮，嘴巴里嘎吱嘎吱地嚼着
一块青竹片。    “站住。”它懒洋洋地翻了一个身，噗地吐掉嘴巴里的竹渣。从旁边
树上经过的一只猴子被它吓得一抖，想跑没敢跑，停下来。 “啥子事？罗布？”
猴子问。 “过来。”耿格罗布翻了个身，把一只胳膊垫在脑后，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，
朝猴子伸出了它的另一只爪子。树杈虽然粗实，但也被它压得颤巍巍地晃着。 
猴子心里大叫倒霉，有些不舍地捏了捏手里的果子，怎么还是遇到这个恶棍了？! 
“拿来。”这个黑眼圈的恶棍懒洋洋地嚼着竹片儿，有些乏味地打了个哈欠。 
“罗布，我⋯⋯”猴子心虚地告着饶。   “拿来。”耿格罗布亮出一根尖锐的指甲剔
了剔塞在牙缝里的竹纤维，竹纤维把它的牙齿磨得寒光四射。 猴子叹了一口气，把手里
的果子送了过去。耿格罗布捡了一个，咔嚓咬了一口，却又把脑袋耷拉下来，叹了一口
气，歪着脑袋盯着猴子，猴子被它盯得屁股一阵发凉。
“你给我翻个跟头看。”耿格罗布叹着气说。
“锤子！”猴子不敢骂出来，撅着屁股翻了一个跟头。 “嗯⋯⋯”耿格罗布用胳膊支起
脑袋，斜眼看着它，像是不满意。猴子赶紧又翻了一个，然后用尾巴倒吊在树枝上观察
着这个恶棍痞子的表情，它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？
“唉⋯⋯”耿格罗布看了吊在树枝上的猴子一眼，又把身子躺回去，朝猴子摆了摆手。 
“仙人板板的，咋个回事？”猴子有点不太相信这座山上最出名的黑眼圈恶棍就这么轻
易地放过了自己。   
猴子的果子很甜，甜得腻口，耿格罗布并不喜欢吃，所以它咬了一口，便吃不下了。 山
风吹得树叶哗哗地响，耿格罗布一晃一晃地躺在树杈上数着透过树叶的光影，它知道那
只猴子还没有走，只是它厌倦了看猴子翻跟头——一个臭气熏天的大红屁股，有什么好
看的？可猴子除了摘果子、翻跟头还会做什么？ 这只猴子叫阿吉，阿吉吊在树上观察了



这个家伙好一阵，才发现——这个恶棍简直是空虚寂寞得要死了。可是那又怎么样！ 阿
吉有点不甘心地看着被勒索的那几个果子，真是不明白这只熊猫为什么喜欢抢猴子的食
物吃！倒霉吧，好不容易翻山越岭地找了这么几个果子，只因为她最近好像不太高兴，
吃的东西也少，瘦了许多，看着真让人心疼！ 一想起她，阿吉就浑身燥热。那一身流光
溢彩的金缎子一般的毛发，饱满的乳房，黑玛瑙一般的眼睛就像是一个黑洞，把阿吉的
心都吸进去了。 只是猴群里面的母猴全部属于猴王，自然她也不例外，平时阿吉连靠近
她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能远远地望着，远远地望着。甚至，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吧？
“我叫阿吉。” 阿吉默默地说。
比起猴王来，阿吉实在是太瘦了。猴群的繁衍需要强壮的基因，这就是现实。在自然规
则面前，猴子的爱情就是一个屁，谁在乎呢？ “噗——”耿格罗布一翻身放了个屁。这
些天抢劫到的乱七八糟的食物让它的肠胃有些难受。
“嗯，你叫阿吉？”耿格罗布歪着头看着它，一下一下地丢着手里的果子。 “是，我叫
阿吉。”阿吉有些受宠若惊，把倒吊的身子翻起来，做好了逃跑的准备，谁知道这个恶
棍又想出了什么花样？这一段时间以来，这座山简直被它闹得翻了个个儿——这只熊猫
的胃口简直通着一个宇宙，吃掉了这半边山所有能吃的东西。     自从这只熊猫来到
这里，猴群、鼠群、鸟群都搬迁了，食物虽还不甚匮乏，却没人能受得住它的欺凌。它
是这片丛林里最强壮的动物——连猴王也不行。     猴王，阿吉曾经的兄弟，它们在
一个树杈上长大，可现在它却连看自己一眼的兴趣都欠奉。而她却是这位富贵兄弟的宠
妃，几乎不离左右。阿吉唯有去进献食物的时候，才有机会从她的身边走过，她身上发
出的那种雌性激素的芬芳每次都让它激动不已。   
偶尔她也能分到阿吉的果子，她小口小口地啃食果子⋯⋯     果子？阿吉懊恼地看着
那个重新陷入无边寂寞的黑眼圈恶棍，那个被咬掉一口的果子，湿答答的，在它的爪子
里晃来晃去。 算了，走吧。阿吉看看天色，天边像火一般的红，还未到黄昏，山那边却
像是烧着了一般。或许运气好，还能再找到一个果子呢？2 
一个行者从山外走进来，走在被天空染成了血一样的湖边，用手中的木杖点着水里的石
头。“忘了，忘了，谁把这乾坤变了。”它笑着唱。“走啊，走啊，彩霞边上那是谁啊
。”它哭着唱。 阿吉吓坏了，它曾无数次从老猴子的嘴巴里听说这种直立行走不弯腰的
动物——比耿格罗布还要可怕！比云豹还要残忍！老猴子曾比画着脑袋大声说，人！专
吃我们的脑子！ 阿吉抱住身边高大的连香树，用最快的速度藏进并不茂盛的树叶里。 阿
吉瑟瑟地抖着，紧紧地闭着眼睛，它没看到我，它要走了。阿吉现在恨极了自己的大脑
壳儿，它身上唯一一个比它那个富贵兄弟大的地方。它曾经还偷偷地为此自豪，它终于
也有比过猴王的地方，可现在这种自豪变成了它的恐惧，这种恐惧源自它摘果子的时候
也是挑大个儿的拿，况且猴子脑袋呢？ 那个行者哭哭笑笑，弯腰捧起湖中的水，洒在脸
上，阿吉听着这个叫作“人”的吃脑魔鬼发出难听的叫声，心想完了完了，它发现我了
。 “山要死了，你要活了，你活万物死，你死万物生。”行者恶狠狠地指着湖水骂，“
你生有何用？世间污浊，你烧不干净。你醒有何用？生灵愚鲁，你烧不清明。哈哈哈，
你不如睡着吧，让这自然去闹去，它们活着就是道理，让它们再活千年如何？别醒别醒
。” “你要回去？你回不去了，你回去也没有家，何苦回去？你冲不破天，你烧不透地
，这天地本就是埋你的坟墓，这些生灵都是你的羽尘，你看到没？你早死了。”行者忽
然指着那棵连香树，“那边树上的猴子都快吓死了⋯⋯”阿吉从指缝里看到行者指着自
己，吓得差点掉下去，心想完了它看见我了⋯⋯ “那只猴子，还有那一群猴子，这世界
上所有的猴子，它们在替你活着，它们活着跟你活着有什么两样？”行者笑笑哭哭，哭



哭笑笑，“它们的污浊愚鲁，自由良善，丑恶贪婪，是非黑白，那都是你的啊。你怎么
就敢嫌脏？它们都仰仗你的恩泽！” “我要活！”行者挥舞着木杖，“我也仰仗着你活
着，你醒了，我便要死了，我不想死！所以我不让你醒！” 恐惧让阿吉虚弱得已抓不住
承载它的树枝。“噗——”阿吉没有摔死，它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散发着臭味的大毛团
里。它睁开眼睛，愣了一下，发现自己被一只黑色的毛茸茸的恐怖大爪子抓住了。 “罗
布？⋯⋯”它眼前一黑。却有些后悔为什么没有直接摔死在石头上，而是落到了这个恶
棍手里。而耿格罗布却随手把它扔到地上，连看也没有看它一眼。
耿格罗布在看那个行者。 “那是个什么品种的猴子？”耿格罗布噗地吐了一口竹渣，
“怎么没见过？” 阿吉颤抖地说不出话来。
“阿吉，那是个什么东西？”耿格罗布又问了一次。 “是⋯⋯是⋯⋯是人！”阿吉颤抖
着压抑着嗓子，生怕惊动那个人，四处都是危险，对于一只大脑壳猴子来说，谁都可以
吃掉它。 “人？”耿格罗布皱了皱鼻子，“人又是个什么东西？” “人⋯⋯是吃我们的
脑子的⋯⋯人。”阿吉抖成了一团，却开始有些感激耿格罗布能记住它的名字，并且救
了它。 “吃脑子？”耿格罗布看着那个行者歪了歪脑袋，“怎么吃？”
“这样⋯⋯啊⋯⋯”阿吉刚要比画老猴子教给它的动作，却突然叫着飞了起来。
耿格罗布把它团了团嗖地扔出去了，然后若无其事地拍拍手。
“啪嗒”，阿吉被扔到了行者的脚边，它很干脆地晕了过去。
行者仿似没有看到它，只是兀自看着血海一般的湖，沉默，不再疯疯癫癫又哭又笑。 阿
吉在昏迷中仿佛听见一声高亢清嘹的鸟啼。这是什么鸟叫？为什么从来没听过？为啥子
让人觉得⋯⋯这么愤怒？ “别怕，我不吃你。”行者俯身抱起阿吉，“你的脑子又骚又
臭又藏了那么多龌龊事儿，有什么好吃的！” 嗯？食脑恶魔在说什么？为啥子悲悯得让
我这么平静？阿吉不抖了，然后睁开了眼睛。心想不吃我？那你抓着我干啥子？
“喂！”一个声音传过来，“放开它！” “原来是你？”行者看着那个声音的主人——
耿格罗布，轻轻地把阿吉放到地上，拍了拍它的脑袋，阿吉愣住了，这明显是一个暧昧
的动作，这个“人”是要做什么？
“它是你的朋友？”行者笑着问耿格罗布，“你终于也有朋友了？可惜啊⋯⋯可惜⋯⋯
”     耿格罗布眯着眼睛看着这个叫作“人”的东西，它身上披着丑陋怪异的麻布。
“你是个没有家的家伙。”它突然看着耿格罗布叹了一口气，然后扭头朝山外走去，“
咱们都是没有家的家伙⋯⋯”然后渐行渐远。 “它说什么？”耿格罗布问阿吉。
“我不知道，我怎么会听懂恶魔的话？” “嗯，它倒不太像是会吃肉的东西。”耿格罗
布看着行者消失在丛林里，山那边的天，火烧一般的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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